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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起 

 

  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我對未來的焦慮感逐漸增強，為了免除我想像中初入

社會的陣痛期，以及鍛煉責任感，我毅然決然拿寶貴的兩個月暑假投資實習。我

的實習單位是脊髓損傷社會福利基金會，因此接觸到傷友的機會非常多，雖然我

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實習單位運作，無法專注在觀察和訪談這群平常不容易接觸到

的特殊族群上，但是我仍把握機會感受了一些片刻，以下要談的即是我的一些第

一手接觸經驗或傷友分享的秘辛。 

 

從我的偏見談起 

 

  最早先有記憶以來，當我看到路邊有坐著輪椅、腿上擺著口香糖、毛巾、原

子筆或刮刮樂的身障者，我的父母總會告訴我：不要買，那個是騙人的。因為年

幼缺乏自身判斷能力，我將這個觀念奉為圭臬，加上很多身障者的外貌都讓人不

忍直視，甚至是有點讓人害怕，每每當我先看到這些身障者的時候，即便我原本

是走直線，也會特地繞個弧度或加快腳步遠離他們。 

  長大後，我發現很多輪椅人多半無法控制表情，手腳會不斷的抽動，有些還

會不自主地流出口水，要不是他們坐著輪椅，鐵定會被我歸類為我父母口中的具

危險性的「怪人」；另些坐輪椅的年長者，插著鼻胃管，低著頭，雙眼無神的盯

著同一個方向，並且常倆倆並行由談笑風生的外籍看護們推著，看起來不僅諷刺，

也讓我不斷揣想：這些長輩能交談嗎？又或者更根本的，他們有意識嗎？能思考

嗎？ 

  來北大後，由於在被大特區看到這樣的年長者的機會實在太過頻密，我產生

了更為糟糕的偏見：坐輪椅的人大概都是些病得快要不行的老人家，而且是沒有

自主意識的心智缺陷者。我完全沒考慮到會需要使用到輪椅的人之間的各種差異，

比如坐輪椅的原因或年紀之類的，便以偏概全。等我實習完後和朋友聊起我在實

習中被打破的刻板印象，才發現將身障者歸為無行為能力者的人並不是只有我，

於是，來說說我在脊髓損傷基金會如何大開眼界。 

 

衝擊的第一天 

 



  一踏進脊髓損傷基金會我就驚了一下，辦公室一覽無遺，所以迎頭我就看到

兩個輪椅人坐在桌前辦公，年紀看上去約莫都三十幾，而且很正常地和其他職員

說話，跟我先前對輪椅人的印象沒半點相符，但是由於我初來乍到又十分認生，

所以只是將這景象默默記在心裡。 

  由於是第一天還沒有活可以給我們做，我們的實習導師說有個資深傷友要來

替我們講解何為脊髓損傷，要我們等著。過了約莫一小時，突然有人拜訪，門開

了之後真是跌破我的眼鏡（雖然我沒戴眼鏡），一個歐吉桑傷友駕駛著接了電動

車頭的輪椅熟練地騎進來，並熱情地跟大家打招呼，看上去還真是瀟灑，我只能

全程瞪大眼看著這顛覆我既定認知的事實上演。 

  接著這位歐吉桑開始我實習生們上脊髓損傷的認識課程（我們後來稱他為大

哥），他將介紹分為生理、心理和社會三種面向，下面就是我所聽到和看到的紀

實。 

 

生理──枷鎖 

 

  大哥跟我們細細分享他以及其他傷友的在脊髓損傷後會面對的生理問題。首

先，脊髓損傷分為頸髓、胸髓、腰髓和薦髓四種，他們看受傷部位都是由上往下

數頸椎節數，以現在神經醫學的發展來看，脊髓的傷害一旦造成就不可逆了，注

定是坐一輩子的輪椅。而且脊髓損傷者傷到的部位以下一定都會有功能損傷，比

如說胸椎一二節傷到的，那麼若是神經連接到這兩節以下脊髓的話，假設上手臂，

可能會有舉起障礙，但這又牽涉到是否是完全損傷（一束脊髓神經是全部斷裂或

是仍有部分相連），每個人即便傷節數是相同的，仍會出現不同的狀況，所以每

個脊髓損傷者都是獨一無二的，都有專屬自己需要面對症狀和難題。脊髓損傷除

了最主要的喪失行動能力外，還會出現很多併發症，比如神經痛、反射張力、尿

道或其他泌尿系統發炎、大小便失禁、褥（壓）瘡，這些都是比較影響生活的症

狀，其他還有很多情況，而這麼多零零總總的情況交織在一起，便對傷友們的心

理造成莫大的壓力，也會被社會投以不友善的眼光。 

 

心理──「我拿什麼臉活下去？」 

 

  傷友們在甫受傷時，絕對是沒辦法接受現況的，畢竟明明前一秒還好好的，

怎知下一秒開始我就永久癱瘓……。看到自己變得醜陋的身體，自己都覺得厭惡，

回到家看到家人的眼神，又是捨不得又是為難，明顯自己成為家中的負擔，叫人

能怎麼理所當然地躺著讓人照顧？曾經有個傷友這麼告訴我：「原本我的太太沒

有工作，家中經濟是我在扛，就這樣養著三個小孩，並傾注全力陪伴他們、給他

們滿滿的父愛。但我一受傷後，變成我太太要出去工作養三個小孩和我，我的開

銷又特別大，看到我太太壓力那麼大，我常常想要怎麼了斷我自己，但是我是頸

髓損傷，甚至連了斷自己的能力都沒有……」顯然傷友們在家中變成一個尷尬的



存在，儘管周圍的人都覺得照顧他是精神上極大的壓力，但是，壓力最大的絕對

是傷友自己，他們若能做，什麼都願意，無奈沒能力。家庭內是這樣，若是想從

家中逃離，應是推著自己到外頭，又得面對從四面八方來的好奇的眼光，甚至有

些帶有歧視意味，有些則是帶有嫌你擋路的厭惡……除了這些眼光，若是想到某

間店買東西吃，但看那個檻那麼高，那些階梯多麼阻人去路，想想不管人事物都

對自己不友善，乾脆別出門了吧。就這樣，很多傷友長年將自己關在房裡，比如

大哥他，把自己關了 20 年才從房門踏出來。 

 

社會──為什麼回歸社會這麼難？ 

 

  大哥在幫我們上課時告訴我們：「障礙本身是不存在的，是社會造成的。」

這句話給我很深刻的印象，也因此讓我開始注意周遭，觀察行動方便的一般人是

怎麼落實自己的本位主義。 

 

    硬體 

  對輪椅人來說要在外面趴趴走，最基本的是要有平坦的路面。但是台灣因多

雨氣候，以及房屋相連的關係，很多騎樓會特別加高，用以隔絕雨水，或鄰居。

用騎樓當店面的店家也多有如此，使得輪椅完全無法進入，要是台階只有一兩階，

手推輪椅人還能請路人幫個忙服自己上去，但是乘坐電輪（電動輪椅）的人就沒

轍了，電輪的重量起碼都有百公斤，再加上傷友本人的重量，根本沒人抬得動。

除了門檻和台階外，台灣的人行道也非常有問題。在我跟基金會社工一起去參觀

北榮神經再生中心的路上，我觀察到有很多的人行道一邊有斜坡可以上去，但另

一邊卻是垂直的台面，輪椅根本下不來；還有，有很多人行道是能停放機車的，

比如說國北護沿圍牆的人行道，有非常多機車，而且停地非常得亂，有很多明顯

是硬插進去的，凸了半截車身在外面，連一般人都要閃身才能經過，遑論輪椅，

沒辦法過時就只好回頭下去走平面道路，但是輪椅並沒有後照鏡，而且頸髓損傷

者的脖子幾乎是無法轉動的，如果輪椅和機車一起擠慢車道會非常危險；另外，

有很多人行道的磚被樹根拔起、破碎、落在一旁，形成坑洞或障礙物，讓路面變

得破碎崎嶇，也是讓輪椅困擾的點。從捷運站出來後到北榮需要走路將近半小時，

必須不斷面對這些障礙，然而，北榮卻是台灣北半部對於復健、輔具和無障礙設

備建立的最完善的醫院，也是傷友們最喜歡的醫院，在要去這麼如同天堂的地方

前得先經過重重考驗，顯得格外諷刺。 

  硬體設備面若要細數對於輪椅人的不便之處還真是說不完，畢竟身障者是社

會的少數，一般人通常以自己狀況思考，當然想不到會對身障者造成不便。然而，

許多專門設計給身障者的無障礙設施，也是給身障者添麻煩的東西。就好比無障

礙廁所，這設施是設計給所有身障者使用的，但不同身障者有不同的需求，比如

年長者和脊髓傷友，馬桶旁的橫向固定扶手，可以讓膝蓋無力的年長者扶著起來，

但是卻會造成脊傷者的不便，他們上廁所時必須從輪椅上平移至馬桶上（是指還



能自行排尿的傷友，通常頸髓傷友就不太會有坐上馬桶的需求），橫向扶手會讓

輪椅無法靠上馬桶。所以在做無障礙設施的時候必須考量到各種需求，像這個扶

手就可改成是平常收在牆上（這種的對傷友也比較實用），有需要的時候再拉下

來使用。 

  特別提一下，基金會的副執行長說基金會的員工都必須有坐輪椅經驗（體驗

傷友的感受），因此我也坐了一個小時（手推的），包括辦公、上廁所、裝水，我

把握這一小時做能在基金會做的事，並深刻感受到對輪椅人來說空間是多麼的重

要。在我要去裝水時，發現飲水機靠在角落，我的輪椅居然無法靠上前，或者說，

我的腿不能動地凸在前面，抵上飲水機和牆面，阻礙我的手按飲水機的按鈕，又

因為有牆在我無法喬出更好裝水的姿勢，那一剎那，我人生中第一次覺得飲水機

的按鈕離我好遙遠。 

  從上述這些經驗，我了解到雖然一般人也會想幫助身障者過更接近一般人的

生活，但是總是依憑自己的想像做建設，沒對身障者感同身受過做出來的東西也

只是不倫不類。因此一般人和輪椅人間的溝通非常重要，一起合作可以讓社會更

進步，基金會就因此辦了個【友善餐廳】的活動，讓有心歡迎身障者光顧的餐廳

能將設備改善得更為符合身障者的需求，基金會會派出傷友特派員直接到店體驗

並給予指導。而之所以不叫無障礙餐廳是因為現行無障礙法規太過嚴格，要符合

得費很多成本，降低許多餐廳的意願，但其實只要一些小小的變動就能讓社會更

美好。 

  誠如傷友們說的，「無障礙就像是買保險，你永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摔傷

骨折或年老膝蓋無力，所以這不是為少部分人做的，是為普羅大眾做的。」此一

觀念真的非常需要在社會上達成共識。 

 

    內心戲 

  這裡指的是一般大眾面對身障者時內心的種種揣度（包括我自己對身障者的

誤解），會造成大眾和身障者間的隔閡，讓身障者更難回歸社會。以下提出幾項

我自己遇到的偏見或困擾： 

 做輪椅的人是不是都是認知不清的人啊？我能用平常的用語和他們溝通嗎？

他們能正常工作嗎？ 

 平常看到輪椅人時我是不是該主動處處關心他們呢？還是把他們當普通人，

免得他們覺得被另眼看待？ 

 輪椅攤販的東西該不該買呢？有些人是裝傷，另一些人雖是真有不便，但卻

是被詐騙集團控制，真的到他們口袋的錢沒幾個。另外，我很同情他們，但

我不喜歡那些東西，要不要買呢？ 

 

這些問題我都在基金會獲得了解答： 

 

 前面有提到，我在基金會第一天就遇到了工作中輪椅人，雖然他們看起來無



法控制他們的手腳，但這並不代表他們也無法控制他們的思想，事實上，他

們就只是行動不便的一般人而已。甚至，我還認識了做著輪椅到處遊山玩水，

台灣玩遍了還不夠，更去了許多國家，最後還出書的活潑女傷友（是個阿姨

喔！）這位阿姨甚至自己開公司做到能上櫃的地步，不然哪來的旅遊資金？

當然，會坐輪椅的人有百百種，真的也是有心智障礙者也坐輪椅的，但我們

不能因此以偏概全，將一船輪椅人都打翻。再者，即便有很多傷友其實是有

自身活動的能力的，但是基於社會不友善的眼光和設施，他們往往很自卑（傷

友：「傷友都是低頭族，不敢看人。」），不相信自己其實能做到很多事，而

顯得畏縮，這是社會大眾需要矯正自己（和設備），而非懷疑傷友或其他身

障者的智商和能力。 

 傷友們在生活重建時就會遇到同為傷者的醫訪員或很多其他的傷者同儕，因

而會獲得知識的累積，知道大眾會怎麼看待他們。因此，在既定知識和經驗

的累積之下，很多傷友的心理素質其實比一般人還要強，他們早已習慣人們

得目光並學會無視（當然也不能因此死盯著他們看），而且將自己視為需求

較為不同的普通人，平常我們可以將他們當成一般的路人就好，不需要特別

在意或過於小心他們，他們若有需求自然會主動提出。 

 這點我還特地問了傷友，加上在訪談傷友時推敲出他們的感受，才得到這困

擾我多年的問題的答案。基本上，傷友們不會認為自己販賣的是同情，他們

比較傾向於將輪椅攤販當成是維持生計的方式，也就是，將自己當成商人，

來買東西的就是顧客，要交朋友也行。所以我們不用基於同情買那些東西，

或者說，基於同情而買他們的東西的心態是不正確的，甚至對他們來說是失

禮的，如果我們不喜歡他們的商品，大可不買。如果他們是詐騙呢？這就像

一般去夜市不也是會買到假貨或買貴了嗎？差不多就像是詐騙吧，雖然這舉

例不大好，但就想成是「他們會這麼做也只是想活下去吧」，儘管手段不大

好。 

 

    新問題 

  不過，我曾在板橋捷運站遇到一個真的是哀求我買他商品的輪椅人，最

後我拗不過就買了比市價貴的濕紙巾，也因此產生兩個想法： 

 同樣是輪椅人，為何有人能頻頻出國並告訴我能把輪椅攤販當普通商人

就好（沒錯，就是那位活潑阿姨說的），有人卻是真的在販賣同情呢？

是不是有什麼原因讓這兩種人接觸到不同的協助資源，並讓身障者之間

也產生階級差異呢？（這差異是我的假設） 

 輪椅人販賣的東西是一些身障者扶助組織配給他們的，但這些東西卻不

太吸引人，是不是有更好的商品可以販賣？另外，輪椅販賣的形式可以

不要那麼簡陋，讓一般人自動將他們歸為次級品，能不能幫他們成立店

面，像喜憨兒烘焙坊那樣？（這樣他們也比較好處理小便的問題，隨時

都能去廁所） 



 

  這是兩個我還未得到解答的問題，有機會我還會繼續研究。 


